
《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十九卷　第二期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页９３１２８

郭烨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市新港西路１３５号邮政编码５１０２７５电邮
ｇｕｏｙｅｊｉａ＠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仪式?的多重意涵
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郭烨佳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提要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福建泉州被两种困境所侵扰一是当

地?时疫?频发导致民
$

苦不堪言二则恰逢甲午中日战
=

之

後台湾被割让的民族危机又致地方士绅痛心疾首民族危机所

对应的?国破?鼠疫肆虐所对应的?家亡?使得一场应对危机

的仪式———?泉郡承天万缘普度 ?应时而生解厄祛疫的传统仪

式在清末的泉州社会常有出现他们多属於某个宗教组织或是

个
;

社区自发举办的小范围仪式然而此场普度则是一场由士绅

发起?同时包含着宗教组织官府民
$

和地域社区的全体性参

与仪式在?国破家亡?的双重困境下士绅渴望以过往缓解
Q

祸

的传统仪式
!

名辅之高层次宗教组织的号召而达到一个?泉郡

五邑?地域联合的最终结果主事者通过传统仪式的 ?实地展

演?以及仪式文献所建构的?联合设想?试图将自身的信念与

想法传递至公
$

仪式之背後既充溢着这些士绅的爱国情感表

达又隐匿着他们?立足於当地?的个人发展渴望

关键词普度鼠疫仪式甲午战
=

地方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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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麦克尼尔牗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ｃＮｅｉｌ牘在 《瘟疫与人 》一书中指出传染病是与人

类天长地久共存的事物①　面对疫症传统中国社会有两大应对方式一
!

医疗慈善层面的施药赈济二是超自然领域的求神与仪式诸如?疫鬼?

?瘟神 ?的鬼神概念构成了古代社会用以解释 ?
Q

疫 ?的一套
*

辞在

?医疗社会史?视野下的瘟疫研究一类着眼於疫病流行时国家与社会的应

对措施②　一类则探讨公共防疫与卫生观念的现代化过程③　或是以 ?中西

交汇?的视角讨论?殖民医学?对中国地方医疗的影响④　此类研究的关注

重点在於医疗体系的转型故而对仪式应对的方式仅简略提及甚至视
!

加

重瘟疫扩散的其一因素⑤　

清末闽南地区的鼠疫呈现以通商口岸
!

中心而向周边城乡辐射的特

点泉州及其周边县份的首次鼠疫个案便是在
p

门地区受到感染後传

入⑥　《鼠疫流行史》一书指出
p

门鼠疫传播至沿海同安
.

江各县至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疫情最
!

严重⑦　泉州城的鼠疫大流行则始於光绪二十

一年（１８９５）且?自乙未（１８９５）以来鼠瘟蔓延无岁无之 ?⑧　在其

肆虐的三年间泉州?城
q#

外皆蹂躏特甚?⑨　自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９４ 郭烨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麦克尼尔牗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ｄｙＭｃＮｅｉｌ牘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
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页３０７
如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

=

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 （１２３０１９６０）》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６）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
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页５１
如罗芙芸牗ＲｕｔｈＲｏｇａｓｋｉ牘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
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王日根提出西人所管理的

p

门海关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医院对民国时期
p

门现代卫

生事业的规范化有开拓之功见王日根 〈从西人记述看晚清
p

门的日常卫生与医

疗〉《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页１４４１５３
李颖王尊旺 〈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 《福建中医学院学报 》第２０卷第３期
（２０１０年６月）页６４６７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北京中国医学科学

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１９８１）页９７６
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广州广东省卫生防疫站１９８８）页１０８
〈泉州近事祸不单行〉《鹭江报》１９０２年７月５日页１５
〈泉郡回春〉《台湾日日新报》１８９７年７月４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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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间泉州府与
.

江县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已达七万多

人瑏瑠　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面对设置医局仍无成效的现状泉州知府

?率同文武僚属 ?共同前往 ?通淮圣帝府城隍两处 ?以 ?焚疏祈

安?瑏瑡　至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台湾日日新报》则载?（泉州城 ）染是

疫而死者约至十万之多?瑏瑢　鼠疫夺命之迅速传统医疗亦难以对新兴疫

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导致无能
!

力的泉州社会更加仰赖於神明之力

?疫气蔓延不
>

南人尚鬼乡里
=

切祷祈问卜求神?瑏瑣　在现代

医学体系仍未成熟的地区信仰与仪式依然是应对疫病的主流手段即便是

现代医疗和卫生观念渐趋发展的阶段也?不代表传统的超自然方式会完全

消失二者可能处在一种?存的状态瑏瑤　关於瘟疫病因的宗教阐释其一是

因?五瘟使者??十二值年瘟王?这类瘟神所致而王爷信仰亦常与瘟疫

有所关联瑏瑥　康豹（Ｋａｔｚ）认
!

王爷的意涵与瘟神?不相同它是一种有行

瘟睶力的厉鬼
6

又非散瘟殃民的疫鬼多被视
!

拥有高
"

靖疫法力的地方

守护神瑏瑦　姜守诚则提出北宋以来?祀瘟神 ?与 ?送瘟船 ?的 ?送瘟 ?形

式推动了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王醮?科仪及 ?送王船 ?习俗的兴起瑏瑧　泉郡

富美
3

瑏瑨　的?送王船?仪式以及各街
3

庙 ?设平安醮祈保平安 ?的做法

皆是泉州社会应对疫病的常见方法瑏瑩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９５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泉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泉州市卫生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页６
〈泉州闻

!

民请命〉《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２月８月２１日第３版
〈泉郡黑疫〉《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９年６月５日第４版
〈泉州疫气〉《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１年３月１７日第５版
朱爱东指出虽然抨击?迷信?的话语已经出现

a

西疫区的民
$

依然如火如荼地
!

逐

疫举行?神建醮活动与官方倡导卫生实施防疫的措施形成鲜明对照见朱爱东

〈民国时期的反迷信运动与民间信仰空间———以
a

西地区
!

例〉《文化遗
0

》２０１３
年第２期页１１２１２０
ＰａｕｌＲ．Ｋａｔｚ．ＤｅｍｏｎＨｏｒｄｅｓａｎｄＢｕｒｎｉｎｇＢｏａｔｓ牶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ＭａｒｓｈａｌＷｅｎ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牗Ａｌｂａｎｙ牶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牞１９９５牘．
康豹牗ＰａｕｌＲ．Ｋａｔｚ牘《台湾的王爷信仰 》（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１７８
１８２
姜守诚〈?祀瘟神 ?与 ?送瘟船 ?———中国古代瘟疫醮之缘起 〉 《汉学研究集

刊》第１１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页１０１
位於福建省泉州市南门水巷末端始建於明正德年间（１５０６－１５２１）主祀西汉名臣萧
太傅

〈鹭岛秋声〉《申报》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１日第２版 〈厦门患疫 〉 《申报 》１８９４
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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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孤魂的超度同样是泉州社会面对瘟疫时可能?用的一类仪式应对

未获得安息的亡魂会招致
Q

祸
0

生疾病反之
Q

祸又会造新的孤魂如

此往复难以解
E

於是对於传统中国社会而言超度孤魂便显得如此重

要杨庆指出死亡是社会性悲剧个人死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亦会波及

至整个社区瑐瑠　桑高仁牗ＳｔｅｖｅｎＳａｎｇｒｅｎ牘则认
!

人的死亡预示着社会自身需

要进行重新的调整与动员瑐瑡　葬礼超度等仪式的最终目的便是将灵魂送

至极乐世界从而保证人员死亡不会对社会引起任何
Q

难瑐瑢　 ?鬼有所归

乃不
!

厉?面对因幽魂无处可依而可能
0

生的?煞气?需要仪式专家来

引领幽魂前往正确的道路瑐瑣　刘枝万在考察台湾埔里镇的 ?醮祭 ?时认
!

居民
!

了在新之地生存故需将该地以往聚集的孤魂进行超度而防范厉

气瑐瑤　蔡志祥的研究亦表明?醮?具有很
"

烈的社区意义起到洁
A

社区

保境祈阳的作用而?施幽济阴?则是达到此种目标的环节与手段之一瑐瑥　

与?醮祭?中的?超幽?环节相类似?普度?同样通过度亡孤魂的做

法而洁
A

社区?恢复和维当地的社会秩序福建泉州的中元普度既有

家庭
!

单位的私祭又有以某个地域
!

区间的?大普?仪式这种盷期性普

度的仪式通过超度地域范围
#

的孤魂奉请地方神绕境巡?等方式来保

证当地一年的平安?消除可能存在的
Q

厄孤魂的聚集会酿成
Q

?故人

们也怀揣 ?疫鬼生
Q

?的观念清末时期泉州地区遭受着严峻的鼠疫侵

害在疫情导致的死亡枕藉下孤魂的数量随之急剧提升又因 ?超度孤

魂?被认
!

是一种驱散
Q

厄的方法一旦地方社会面临危机度亡仪式同样

会在非中元时节举办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十月至十一月间以十月初六
!

始至十一月廿

９６ 郭烨佳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杨庆牗Ｃ．Ｋ．Ｙａｎｇ牘著范丽珠等译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
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ＳｔｅｖｅｎＳａｎｇｒｅｎ牞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牞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ｙ牞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ｔｕａｌｓ牞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１３牶１牗１９８７牘牶６３８９．
许?光著王秡徐隆德译 《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 》（台

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２００１）
ＪａｍｅｓＷａｔｓｏｎ牞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ａｎｄＢｏｎｅｓ牶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ａｔｈ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ｉｎＤｅａ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ｆｅ牞ｅｄ．Ｍ．ＢｌｏｃｈａｎｄＪ．Ｐａｒｒｙ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８２牘牞１５５１８６．
刘枝万《台湾民间信仰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３）页１３
１４
蔡志祥《打醮香港的节日和地域社会》（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００）页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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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止（１１月１０日１２月２８日）泉州地区举行了一场应对鼠疫的超度仪式———

?泉郡承天万缘普度?在记
)

该仪式的文书中同样运用?五瘟使?的概

念来解释清末泉州的鼠疫源头而仪式场地
#

亦曾设置道坛瑐瑦　不过此场

仪式主要还是?用佛教的普度形式道坛的作用则在於辅助?关帝巡狩?环

节的进行以关帝的身份向 ?天公 ?（即天帝玉皇上帝 ）上表 ?代天巡

狩?的意愿而助泉州社会?劫灰
A

扫 ?瑐瑧　因此仪式中禳解祛疫的核心

做法是对漂泊的孤魂进行妥善的处理遂未有明确的?建醮?与?送瘟?环

节

武雅士牗ＡｒｔｈｕｒＷｏｌｆ牘在研究台湾地区的神鬼与祖先祭祀时将其类比

化
!

阳间的官僚体系外来者与家族自己人瑐瑨　 ?外来者 ?的象徵
!

?鬼

魂?蒙上一层未知的恐惧它们亦因?陌生人?的身份被视
!

危害群体的睶

在因子举办?泉郡承天万缘普度?的背景一是当地鼠疫频发导致民
$

苦不堪言二则恰逢甲午战
=

後乙未割台的民族危机致使地方士绅痛心

疾首王铭铭曾将记
)

此场普度的原始文献进行整理?
"

调该仪式的
0

生

源自於地方社会各个阶层对外来力量的恐惧而超度孤魂的隐蔽意义则在

於赶走引发死亡的外来之?鬼?———?洋夷?瑐瑩　

回顾前人之著述有关王爷信仰送瘟仪式死亡处理与醮祭的研究颇

丰与?送瘟?的仪式有所差??普度?与?关帝巡狩?的宗教功能?不

仅限於驱散瘟疫前者以保佑阳间平安
!

目标能
-

祛除诸多不详後者又

因?关帝?被赋予的多类神力而功用广泛因此这类仪式既能运用在鼠疫

肆虐之时也
!

组织者诠释仪式的新
#

涵提供灵活的空间在盷期性的?醮

祭?与?普度 ?中作
!

?陌生人 ?的 ?鬼 ?需要被洁
A

而
%

取阳间的安

宁然而万缘普度的组织者虽认
!

庞大的孤魂酿造了
Q

难但在定义仪式

所超度的对象时
6

又反复
"

调它们的身份是?泉籍?的孤魂?希冀漂泊

?乡的亡灵亦可回归本土由此而观似乎难以将?陌生人??外来者?

的定义完全套用而解释?泉郡承天万缘普度?中的?鬼魂?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９７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光绪二十三年刻刊本１８９７）〈红榜文普度植
福〉页１４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进表稿〉页１０
ＡｒｔｈｕｒＷｏｌｆ牞Ｇｏｄｓ牞ｇｈｏｓｔｓ牞ａｎｄ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牞ｉ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Ｒｉｔｕ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牞ｅｄ．
ＡｒｔｈｕｒＷｏｌｆ牗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牶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１９７４牘牞１３１１３９．
王铭铭〈危亡与超生１８９６年中国东南沿海的超度仪式〉《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
所集刊》１９９９年第９８期页１６９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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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王氏的研究将此次普度中民间?轮流普度?的安排定义
!

特

定历史条件下民间与政府力量临时合?的
0

物?提出此仪式是甲午战
=



台湾割让等危机下地方社会的一场?文化复振运动?即创造一种文化新秩

序?重新营造社会共同体已颇具 ?民族主义 ?的意涵瑑瑠　然而若仅将

此仪式定义
!

?文化复振运动?便忽略另一危机———鼠疫在万缘普度中所

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关於该仪式的主办者仪式中的宗教组织现有研

究仍缺乏深入的讨论瑑瑡　清末时期泉州的地方事务常由士绅办理当
Q

厄

降临度鬼?神的仪式也多由他们组织此时亡灵的含义或许仍是
Q

难

的源头但仪式本身的意涵
6

可能随组织者的心境与需求而变化若未矨

清背後组织者的故事也便难以解析仪式的全貌

组织者如何将自己的利益与思想自然地纳入原先的传统他们何以从禳

解的仪式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双重危机的碰撞又
!

超度仪式与?鬼?的意

涵附加了怎样的新解释以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的?泉郡承天万缘普度?

!

中心下文将微观的仪式个案与宏观的地方背景结合从瘟疫战
=

宗

教解释与社会意义等视角切入辅之发掘仪式发起者的故事与心境尝试更

!

全面地探讨仪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多重意涵?本文认
!

?万缘普

度?的
#

核依旧是泉州地区?解厄祛疫?的一套传统宗教逻辑亦是危机之

下从精神层面入手而抚慰民
$

的信仰需求同时仪式组织者亦将个人的情

感与观念糅杂至传统仪式
!

之赋予 ?新 ?的元素他们通过扩大仪式规

模编撰仪式文献以及建构?地域联合?的尝试将仪式转化
!

提高自我

声望巩固士绅交友圈乃至向下教化的发展平台

二?求神明??度疫鬼?传统社会的仪式应对

?泉人颇惑於鬼神之
*

?瑑瑢　依海而生的泉州民
$

既要面对出海时遇

９８ 郭烨佳

瑑瑠

瑑瑡

瑑瑢

王铭铭 《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８）页３９０
３９１
许多研究指出庙宇和地方菁英之间有重要的互动关ＶｉｎｃｅｎｔＧｏｏｓｓａｅｒｔ牞Ｔｈｅ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牶Ｈａｎｇｚｈｏｕ牞１８５０１９５０牞Ｄａｏｉｓ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牞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牞５牗２０１３牘牶５７
８０牷ＳｕｓａｎＮａｑｕｉｎ牞Ｐｅｋｉｎｇ牶Ｔｅ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ＣｉｔｙＬｉｆｅ牞１４００１９００牗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牶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牞２０００牘牷ＰａｕｌＲ．Ｋａｔｚ牞Ｏｒｔｈｏｐｒａｘｙ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ｐｒａｘｙ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牶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Ｒｉｔｕａ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牞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３３１牗２００７牘牶７２９０．
乾隆《泉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卷２０〈风俗〉页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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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风暴
Q

害也要对抗因气候原因而屡有疫症的情形当难以抵的天
Q

降临人们常会寻求神明的庇佑因此当地的许多神明被赋予了驱
Q

保

民的功能而禳解的仪式亦常有举行文章伊始将从?求神明??度亡

魂?的角度入手对泉州地区??神??普度?等地域性的文化传统进行

梳理以剖析本土社会?解厄祛疫?的民俗理论

（一）??神巡境?保疫除

泉州?久有迎神赛会之举?在本土的信仰观念中通过神明的?境可

以消除该地的
Q

难?保境安民瑑瑣　 ?抬神出巡 ?的做法既运用於节庆之日

的祈福活动也通用於地方社会遭遇重大
Q

难时的应急措施用以?境驱
Q

的神明主要有两类一
!

本地的高阶神明
$

神之中?神皆四舁惟通淮

关大帝花桥
'

真人南门天妃虎山王相公古榕境元檀元帅则八

抬?瑑瑤　第二类则是各个 ?铺境 ?的地方神明清代泉州施行 ?铺境

制?而?铺?乃乾隆《泉州府志》与道光《
.

江县志》中皆有记载的一种

县份以下的旧时区划单位瑑瑥　每个地域皆有管辖之神称之
!

?铺主 ?与

?境主?供奉 ?铺境主 ?的神祠多被称
!

?某某
3

?或冠以 ?古

地??福地?等名号在现有的一些?铺境主?庙宇中皆可见?□□古

地?等字样泉州府城与
.

江县城
#

所分的 ?铺 ?其辖下又分
!

若干

?境?目前学界关於?境?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论述一类认
!

它是?铺?

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域单位瑑瑦　另一种观点则认
!

?境 ?围绕着某一地域共同

信奉的庙宇
!

范围瑑瑧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９９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泉郡琐闻〉《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０日第３版
乾隆《泉州府志》卷２０〈风俗〉页４９１
?城中及附城分四隅十六图旧志载三十六铺今增二铺合

!

三十八铺与乾隆时期

.

江县分铺情癋相比多增南隅聚津铺涂门外新溪铺二铺 ?见道光 《
.

江县志 》

（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０年）卷２１〈铺递志〉页４８４
汪明怡认

!

?境?相对於?街?是指居民散居区域的概称王铭铭则认
!

泉州铺境制

创设之初乃
!

收集地方信息而设之後地方官员将它逐渐用
!

城市行政控制的工具

见汪明怡〈台南寺庙联境组织变迁之研究〉（台南台南师范学院台湾文化研究所未

刊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页８王铭铭〈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 〉载
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１）页７９１３０
张小军描述?境?的形成首先要有一座神庙同时还要有一批信奉该神而在附近居住的

民
$

郑振满在关於莆田江口平原的研究中阐述凡属社庙?存的村落称之
!

?境?其含义即是某一社某一庙的管辖范围也是绕境巡?的?境?见张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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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方志虽未明确记载?境?但?境?一字
6

常出现於民间的契约文

书与华侨信件中一般称?某铺某境?是契约者撰信者表明自己居住位

置的一种名称顾颉刚认
!

泉州的铺境庙即是土地庙由古代社庙转化而

来瑑瑨　目前资料所示泉州地区的?境?较
!

接近於郑振满王振忠所
*

的

?境?之含义是以某个庙
!

主的管辖范围也是绕境巡?的?境?瑑瑩　泉

州?附郭四隅分
!

各铺每铺皆有祀神之所春秋於此祈报焉其区域稍

大者一铺之中复分数境或境自
!

祀或附於铺中之所祀规制不

一?瑒瑠　这些铺境庙之举废更可?关乎铺之兴衰?瑒瑡　可见铺境神明对

於自身所对应的地域社会来
*

极其重要

泉州地区的?境?也是节庆时神明绕境巡?的?境?普度仪式的进

行亦多有地方神的?巡境?环节瑒瑢　旧俗每年正月泉州城
#

还会举行盛

大的
$

神大?行亦称?巡城?自清早至深夜盛癋空前乾隆《泉州府

志》载?凡会皆於正初择其境之齿德而裕财者首其事鸠金订期设醮

然後迎神周其境
#

人家置几椟焚香楮甚恭?瑒瑣　作
!

当地传统节庆环节

之一的??神巡境?活动目的在於?祈年降福亦遵古傩遗意?瑒瑤　这些

用以保佑社区平安的神明亦兼备本地域消
Q

解厄的宗教功能而?疫?带

来的伤亡与痛苦同样也是
Q

难系统中的一个分支遂致神明的?巡境?仪

式亦可用於瘟疫猖獗之际

清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常目睹闽南民
$

因疫病侵袭而请神祈福迎神?

行瑒瑥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因鼠疫蔓延泉州城
#

的士绅曾特地恭迎南

１００ 郭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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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页１２４郑振满 〈神庙祭奠与社区发展模
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１９９５年第１期页３３４７

瑑瑨　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２７）
页５００５０８

瑑瑩　郑振满〈神庙祭奠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１９９５年
第１期页３３４７王振忠《近６００年来自然

Q

害与福州社会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６）页１９０
瑒瑠　I

鹤〈重修奏魁
3

记〉载郑振满丁荷生编 《福建宗教碑铭编 》中
R

（福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５１３
瑒瑡　I

鹤〈重修奏魁
3

记〉载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编》中
R

页５１３
瑒瑢　陈垂成《泉州习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页３８１
瑒瑣　乾隆《泉州府志》卷２０〈风俗〉页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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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凤山寺的广泽尊王进城巡?瑒瑦　即使到民国时期这种做法也仍然延

续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夏当鼠疫再次袭击泉州城时民间社会?四月间

就将奇仕
3

的奇仕妈抬出?後因?染鼠疫者日
$

?便再抬出门关帝行

?至七月眼看死者仍多又卜卦恭请慈航道人观世音佛祖?统计是年死

於鼠疫者有六七千人之多三次之迎神出?费用当在百万金以上?瑒瑧　

其中泉郡通淮关帝庙瑒瑨　的?关帝巡狩?便是清末出现率较高的一项

?神禳解仪式亦是泉州社会面临瘟疫战乱等
Q

祸时的传统应对方式

?巡狩?一词
!

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之意出巡前仪式人员会先前往

元妙观瑒瑩　向?天公?进表言明关帝进行 ?代天巡狩 ?的原因与目的待关

帝起驾人群则拥神像共同出庙以?代天巡狩?
!

名令关帝圣驾在?境

的过程中能
-

以正统的身份直接对某些淫祠庙宇的?不正当?行
!

进行干

预从而祛除邪物瑓瑠　出於?清洁秽物 ?的宗教考量关帝正式巡狩前知

府便已派遣人员将路边的杂物搬移清洁而在关帝圣驾巡行的途中亦是有

障碍即除有污即清瑓瑡　

通淮关帝庙在泉州?灵响特?士民奉之甚恪?瑓瑢　於泉民而言通淮

关帝?千百年来捍大
Q

大患 ?瑓瑣　 ?关帝巡狩 ?的中心
#

容一是将

?秽物移徙清
A

?二是通过巡城将神明的庇佑传播至所经地域巡境过程

中千家万
8

需摆设香案至圣驾来临民
$

则进行敬献的礼仪?向关帝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０１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关於请抬广泽尊王的记
)

有《日日新报》二则?泉州黑疫自春初即不可问初时绅

董妥议欲请广泽尊王?境奈庙祝颇不肯允遂以一千圆贿之奈?境以後黑疫更形猖

猖獗?见〈泉州黑疫〉《台湾日日新报》１８９７年６月２５日第１版?泉郡黑疫几
於五县其蔓延亦最惨因泉俗狃於鬼神街庄绅薰多捐资普施以冀消

Q

奈毫无影

响黑疫尤转盛後又恭迎广泽尊王疫气始稍杀?见〈泉郡回春〉《台湾日日新

报》１８９７年８月２０日第１版
林兼三〈泉州破除迷信的杂谈〉《闽侨》 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２９）页１７２０
通淮关帝庙位於泉州市鲤城区门街俗称门关帝庙主祀关羽至民国时期增祀岳

飞改称通淮关岳庙

泉州元妙观位於福建省泉州市东街新府口始建於西
.

太康年间（２８０—２８９）
如１９０２年６月举行的?关帝巡狩?出巡过程中便将惠义铺後河街一女巫所造的纸船焚
化见〈闽峤近事泉州纸船被

+

〉《鹭江报》１９０２年６月２６日页２０
〈闽峤近事泉州疫气未消〉《鹭江报》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６日页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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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智《泉州通淮关岳庙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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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瑓瑤　在现代卫生观念还未正式形成的泉州社会此类仪式反而促使社区

与信
$

主动地清洁街道沐浴自身确有可能使居民
0

生?关帝?城之後疫

病即除?的观感故而?关帝神力庇佑?的传闻得以在民间广
!

流传

（二）超度鬼魂免
%

疫闽南的普度风俗

盷期性的中元普度同样拥有保佑某地域在仪式过後达到风调雨顺的宗

教意义?孤魂致
Q

?的观念也致超度亡灵的做法成
!

地方社会面对
Q

祸

时的一种民俗需求闽南地区的?中元普度?沿来已久乃佛教盂兰会与中

元节相结合的地方风俗瑓瑥　其意源自佛教 ?慈航普度 ?有 ?超度
$

鬼 ?之

#

涵瑓瑦　南宋时期泉州举办斋醮活动的记载中便有 ?普度 ?一词的出

现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撰〈普度青词〉一文阐述因南宋绍

定二年（１２２９）汀州晏梦彪起义发展至泉州永春德化等地使得民
$

?
K

罹临寇之殃?所以需要超度亡魂至西方
A

土防止 ?妖氛之浸广 ?瑓瑧　据

真德秀 《真西山文集 》中诸如 〈中元节清源洞设醮 〉 〈中元仙?建醮青

词〉等篇瑓瑨　南宋时期泉州在中元节时定期举办的 ?醮祭 ?仪式已经包含

?普度
$

鬼?的环节当时中元仪式的举行需要最高长官知州出面主持建醮

仪式?且?洁斋行事毋得出谒宴饮贾贩及诸烦扰 ?瑓瑩　明清时期

地方府州县皆设有厉坛
!

官方超度孤魂野鬼的场所於每年的清明

七月半十月初日由府州县长官主持?厉祭?仪式以祭无祀之鬼祈求

地域安宁瑔瑠　

有明一代民间社会在中元时节则有家祭祖先的活动以?盛馔祭祀祖

先?祭毕後还要举行盛大的?会饮?瑔瑡　乾隆 《泉州府志 》记 ?中元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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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瑦

瑓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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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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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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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可 《传统与变迁福建民

$

的信仰世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页９６９７
（南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卷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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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５〈中元节清源洞设醮〉页８９１〈中元仙?建醮青词〉页９３４
《宋史》（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卷１０２ 〈志第五十五吉礼五 〉页
２０１９
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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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寺观作盂兰会（夹盰俗名普度）?又《南国风俗》?中元夜家

8

各具斋供罗於门外或穅衢祝祀伤亡野鬼 ?瑔瑢　金门地区则 ?七月朔 （初

一日）起各社延僧道设醮作盂兰会俗名普度以祭无主鬼里社公

祭各家另有私祭 ?瑔瑣　道光 《
.

江县志 》形容
.

江人民风 ?丧葬悉遵古

礼祀先至诚凡忌节及岁时伏腊备物致祭必洁必丰观於每年七月普

度更可知其所重矣?瑔瑤　以此而观明清时期泉州地区的中元节除
6

寺

观所做法会里社公祭外私人家庭还设有私祭祭祀自家的祖先?在家

门口施食
$

野鬼?又新桥车桥等处则於九月十日见作盂兰胜会以超

度溺者
/

期演戏陈牲且翦纸衣焚纸钱放水灯於水曲谓之水普 ?瑔瑥　

在闽南地区一些临近水边的地区还会做?水普?仪式专门超度溺亡的孤

魂

普度仪式既有超度孤魂的环节也需抬出本地的地方神明以进行 ?巡

境?若所有地域皆在七月半举行中元普度极易发生因?神购买供品而

造成的拥挤
=

等问题故?我泉城中分卅六铺自七月初一日至三

十日每日数铺做盂兰会?瑔瑦　根据本地人流传的
*

法泉州地区大抵在清

末开始?取轮流普度的机制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的《鹭江报》中有这

J

一则报导?泉城南溪亭铺年例以七月廿三日普度 ?瑔瑧　可知在此之

前溪亭铺就已被安排在该日进行普度柯建瑞〈泉州?普度?风俗谈〉一

文则整理了较
!

後期的泉州城
q

普度分日时期当中溪亭铺依然保持农

七月廿三日举行普度仪式的惯例瑔瑨　

地方铺境的普度常请僧道人士主持?聘请戏班表演盛大的神功戏

?或演傀儡或演木头瞃戏或演七子班或演观音有迎僧道诵往生化食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０３

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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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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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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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泉州旧风俗资料编 》（泉州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３）页８１８２
陈德商〈

4

陵岁时记〉载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泉州旧风

俗资料编》页８１８２
〈泉州转藏转机〉《鹭江报》１９０２年９月１２日页２１
柯建瑞〈泉州?普度?风俗谈 〉载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泉州旧风俗资料编》页１２８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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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经咒者有请僧人扮目连寻母事 ?瑔瑩　实际上清末地方政府与知识分子

对这些民间自发组织的普度仪式颇有微词乾隆 《
.

江县志 》中言 ?普

度拈香搭幛棚通宵达旦弹吹歌唱醵钱华费付之一空是则何

!

??将?普度?奢靡之俗的起因归於?此皆好事者之造端而渐成风

俗?最後感睵道?欲其不苟俗者难矣 ?瑖瑠　光绪年间的 《金门志 》描述

民间普度时则云?初时搭高棚陈祭品散掷之无赖子先登
=

拾
!

能

每至
=

竞跌仆年来公同禁革?瑖瑡　

方志对於民间普度风俗的描述由最初单纯记述七月做会祭祀无主孤

魂的仪式
#

容转变
!

对其奢侈之风赛会竞
=

等方面的批评不少文人学

士也对普度导致的资源浪费有所感慨王凯泰（１８２３１８７５）曾写?道场普

度妥幽魂原有盂兰古意存
6

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在诗

文中指出闽南地区盛行普度花费巨多受到严禁瑖瑢　清末民初泉州文人

'

增（１８６９１９４５）也撰短文〈盂兰节〉提出泉州民间的中元普度多
!

奢侈

之举更直言?小乡钱用数百万大乡钱用千万
"

何不将此款移作乡

中蒙学堂?瑖瑣　

在清末的泉州社会与普度奢靡同时存在的现象还有严峻的地方械

据《鹭江报》的报道泉州城
#

的?惠义铺?与?溪亭铺?便常在中元普度

时相互械两铺地域相邻当其中一铺烧纸以超度幽冥时另一铺常因燃

烧的眕雾飘入自身地界藉口 ?火烈具扬侵我疆土 ?而 ?率
$

持械相

=

?瑖瑤　不过中元普度?非
=

端的源头只是点燃地域械的导火索之

一?然其地有东西乡焉民情剽悍习於私每於赛会之时偶尔睚

臶便致草菅人命兵祸连年?瑖瑥　泉州的 ?东西佛 ?械最初起源於奉

　　

１０４ 郭烨佳

瑔瑩

瑖瑠
瑖瑡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梨园戏中有?小梨园?之称的?七子班?只有７名演员官音观音戏扮演观音菩
萨的剧目〈泉州目连待救〉《鹭江报》１９０２年９月１２日页２１
乾隆《

.

江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６）卷１〈风俗〉页５２
光绪《金门志》卷１５〈风俗〉页３８９
?闽省盛行普渡台属尤甚门贴红笺大书庆赞中元费用极侈已严禁之?王凯

泰等〈台湾杂盳合刻〉收入《台湾文献丛刊 》第０２８种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ｇｕｏｘｕｅ１２３．
ｃｏｍ／ｔ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１１２０检索）
（清）

'

增〈泉俗激刺篇〉载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泉州

旧风俗资料编》页９８
〈泉州转藏转机〉《鹭江报》１９０２年９月１２日页２１
〈泉郡琐闻〉《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０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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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境（位於泉城西隅属奉圣铺）凤池境（位於泉城东隅属三教铺）的

纷
=

但自东西两派的分野形成後在奉圣凤池的基础上又有其他铺境

各自加入两派故所谓的?东佛?与?西佛?长久处於对立和
=

中这些

本身已存在的地域派
;=

端致使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成
!

诱发械出现的契

机比如普度中因?神明巡境?时越界进入他地边界或是村民间发生的一

些小口角等皆可作
!

村落间彼此打的理由

而从宗教层面观?普度?有着驱除
Q

?祛病逐瘟保境安民
A

化

社区的作用通过普施饿鬼和度亡幽魂的做法达到确保地域?合境平安?

的目的明清时期官方有用以超度孤魂的厉坛之祭民间则在中元时节自

发举行盷期性的普度仪式知识分子与地方政府?非反对?普度?本身的宗

教含义他们本身亦常组织超度孤魂请神降福等活动但因忌惮民间普度

对社会治理造成的睶在消极影响尤其是与之有关的竞尚奢侈与地方械之

风遂令民间的普度成
!

二者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在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举办的?泉郡承天万缘普度?中又是一副不同的景象仪式的发

起士绅在获得地方政府的应允後以?通淮关帝?
!

名选择在泉州承天寺

#

举办普度仪式瑖瑦　於承天寺这一公共场域之外士绅也主动召集各地域民

$

在
!

期４９天的仪式时间
#

分日自行普度?不受知识分子所待见的民间普

度竟同样被纳入本场仪式的重点环节

三
%

疫下的超度仪式泉郡承天万缘普度

李玉尚在研究云南地区的鼠疫时认
!

危机非但
(

有促进当地的社会变

革反而
"

化传统的孝道观念瑖瑧　面对严峻的鼠疫
Q

情清末泉州的仪式传

统同样未被摧
+

同时地方士绅又将?关帝巡狩?与?超度孤魂?的地方

性传统在?泉郡承天万缘普度?的仪式中加以融合鼠疫蔓延的初期医学

层面的措施难有成效对民
$

而言仪式和求神可以满足他们在宗教意义上

的解厄需求政府与士绅则将其作
!

缓解民间焦虑的精神疗法另一方面

仪式也掺杂着组织者的其他目的遂使他们
!

增
"

传统仪式的规模与功能推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０５

瑖瑦
瑖瑧

泉州承天寺又称月台寺位於福建省泉州市区崇阳门外东南

李玉尚顾维方〈都天与木莲清代云南鼠疫流行与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科学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页１４４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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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助澜本节以《泉郡承天万缘普度 》瑖瑨　一书作
!

分析史料概括该次仪式

的环节与过程既将其作
!

一个深入理解泉州社会禳
Q

民俗的实例同时也

探讨组织者如何将?台土不复?的危机融入祛疫仪式?致力於建构?泉郡

五邑?地域联合的想象

（一）仪式的配置

此仪式由地方士绅发起目的之一是
!

应对鼠疫侵袭的时局同时又

恰逢乙未割台的?国破?局面致使地方士绅因目睹?邻疆惨被刀兵?而心

绪不宁瑖瑩　农八月泉州知府与
.

江知县批准地方士绅的集体签呈颁布

召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告示告示阐明幽魂依附於草木漂泊无常认

!

当时庞大数量的孤魂来源一是受鼠疫感染死亡加剧下留滞泉地的孤

魂二是因台疆?去岁罹殃?盝?地河山而无法归来的亡灵当?鬼魂?

的象徵意涵与社会失序划上等号?孤魂野鬼?既是地方危机造就的
0

物

亦可成
!

一切
Q

厄的根源正如仪式〈赦文〉所述数量极多的泉地孤魂隐

酿了?
Q

之气?若不加以祭祀便会成
!

加重疠疫的厉鬼瑘瑠　 ?一以安之

俾愆一以之俾愆?瑘瑡　超度
$

鬼的做法既是希望能
-

解
E

当前所面临

的鼠疫疫情亦是预防因本地幽魂
$

多而继续导致
Q

厄的可能 ?藉皍道

力遂无滞魄沉魂用助治平得安民阜物 ?瑘瑢　发起士绅认
!

普济幽魂能

-

驱散煞气?将此项意愿扶鸾於关帝後又以?通淮关帝?的口吻告知民

$

若要解
EQ

害之源头便需要举办一场超度仪式方可?国泰民安
Q

悉泯?瑘瑣　而仪式的举办时间与地点同样也是扶乩?通淮关帝?所定瑘瑤　

仪式的主场地位於泉州承天寺
#

寺
#

分
;

设置佛坛道坛以进行超度

和祭祀佛坛即是大坛在活动的进程中僧
2

会在此诵读一些佛教经文

１０６ 郭烨佳

瑖瑨

瑖瑩
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光绪二十三年刻刊本１８９７）该文献编藏於
p

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主要包括两大
#

容一是泉郡延禧局所编撰的〈泉郡万缘

普度〉二是
'

鲁所书〈郡延禧〉前一部份记
)

仪式的发起动员过程场地联文

等後一部份则摘
)

仪式中的祭文安排表等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
I

榜文皇觉梵坛〉页１１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赦文〉页１９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序〉无页码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序〉无页码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第三旬表文〉页２７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序〉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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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度亡魂瑘瑥　?通淮关帝?身
!

法事的核心神明被供奉於主坛该坛联文

云?主宰协阴阳俯察民情不愧馨香俎豆坛闦同善济偶参佛法何

妨文武圣神?瑘瑦　除发挥驱
Q

保民的功能外也担当 ?协调阴阳 ?的作用

仪式中还专门
!

一些佛教神灵配置神坛这些神明的设置皆与普度幽魂的安

排有所关联他们在仪式中发挥各自的功能如承天寺门口的四大天王还

有在地狱主持正义解度
$

生的地藏王等

万缘普度希冀
!

?十方鬼
$

超释罪愆?面对聚集而来的大规模孤魂

场地
#

亦供奉诸多负责管辖亡灵的阴界神阴阳司是城隍僚佐中的第一辅

吏在普度仪式中阴阳司官主要负责判定孤魂的罪孽?司牍判官执勾

消之铁笔?瑘瑧　班头爷则类似於阴界的差爷此类阴府曹司吏役需同阳界

城社神明一起降临坛场威慑幽魂?务宜肃清法界拱护坛场上迎法驾

降临下卫幽魂赴会?瑘瑨　同时他们也要监督孤魂遵循坛规起到控场?

防止亡魂作祟的作用仪式的目标在於解除
Q

厄保佑泉郡因此还配有一

些能
-

驱散
Q

难邪气的神明如金刚佛瑘瑩　佛坛前有两副联文 ?眼光四射

空三界拳握双挥?六魔?及?刚
"

塞天地声灵赫濯扫妖氛?可见金刚

佛发挥着驱逐妖魔扫荡不祥之气的功能瑝瑠　

《泉郡承天万缘普度》摘
)

许多榜文疏文及进表文?进表?乃斋醮

中的一项重要科仪将信
$

之祈愿写於表文而後送达天庭以求福荫降临

道坛疏文和榜文也大抵同义是记
)

凡人向神明祷告
#

容的文书这些表

文与疏文既有道教祭坛所发之文书（如道坛申〈进表稿〉）亦有佛教祭

坛的〈
I

榜文〉〈达佛疏意〉等疏文用以上达神明的文牒多由佛坛

道坛负责诵读或焚化泉州民间的中元普度通常是僧
2

道士请其一者但

在万缘普度中则是佛道二者皆有参与他们各司其职?於宗教层面上达

到多元的联合需要注意的是作
!

佛教代表的承天寺僧
2

才是负责超度孤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０７

瑘瑥

瑘瑦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仪式进程中僧
2

会在此诵读一些佛教经文宣诵〈大方广佛华严经〉接着再诵〈地

藏能仁尊经〉?诵〈最上乘金光明经〉而後又诵〈药师本愿真经〉且顶礼〈梁皇

千佛宝忏〉然後复礼〈慈悲三昧水忏〉?读〈诸天金轮宝藏〉加持〈往生
A

土神

咒〉最後颁降〈灵山佛旨赦命〉见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
I

榜文

皇觉梵坛〉页１２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联文〉页４６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达佛疏意〉页２１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进表稿〉页１３
此处的金刚佛指的是佛教当中摧伏邪魔的金刚夜叉明王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联文〉页４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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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主力道坛虽是道士们进行法事的场所但核心工作在於向?天公?进

表与拜表?将泉郡
Q

情的具体情癋以关帝的身份呈告上苍以此配合?关

帝巡狩?的顺利进行

（二）?消罪?阳界的动员与阴界的聚集

民
$

在仪式中的参与主要体现在?化食?与?填库?两大环节前者要

求各位信
$

在各旬日的午刻前往承天寺上交米粮以使幽明受福 ?填

库?则是由士绅临时组成的泉郡延禧局董事会帮助亡魂偿还自身所欠的受

生债所需纸钱除局
#

自己准备的份额外也动员亡魂所属的阳间社区与在

世的亲戚进行供献士绅与承天寺僧
2

代表整个泉郡在大坛焚烧纸钱给予

阴阳司官掌库大夫从而
!

这些参与进万缘普度的孤魂还债洗罪

仪式的诸多事项需要贯穿阴阳同时告知阳间民
$

与阴间孤魂泉州府

城隍庙知府以及
.

江县的城隍庙知县在这当中承担重要角色分
;

代表

阴间与阳间的城市管理层四者共同
!

亡魂提供?赦牌?与?阴阳会照?

用以宽赦幽魂罪孽以及允许他们穿梭两界瑝瑡　於社会意义而言 ?赦牌 ?的

设置同样有动员民
$

之用对现世之人来
*

逝在他乡或是死於非命的无主

亡魂是未知的不安定因素除此之外参与超度孤魂的仪式也可能是
!

自己过世的亲人着想人们深受?有罪逝者无法安然往生?的观念影响在

无法确定自己亲人生前是否有罪业在身的情癋下便会主动投身於超度幽冥

的仪式保证死去的亲属前往极乐世界?赦牌?用以宽恕亡灵之罪能
-

督促在世的家属所属社区参与进仪式当中许?光将这种行
!

比喻
!

购买

保险认
!

人们不会承认自己的祖先亲人有罪业但谁也无法完全保证

抱着不希望亲属灵体无处往生的想法阳间的人们或许会积极地加入至超度

的仪式瑝瑢　

?拣择良辰灯燃宝炬照冥路以光明鏣
1

灵幢导幽魂而应

赴?瑝瑣　仪式第一日 （十月初六 ）的当晚会
1

鏣和设置引路灯以示
$

鬼法事将
G

?指引它们前往承天寺的道路在幽魂前往承天寺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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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牌?用以宣?孤魂罪孽消除?阴阳会照?则
!

通关文牒供孤魂穿梭阴阳来到

泉州承天寺

许?光著王秡徐隆德余伯泉译《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台北南

天书局１９９７）页３３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进表稿〉页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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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各
8

会在自家门口?备办荤菜酒饭 ?以此施食来往幽魂瑝瑤　此次仪

式的超度对象既有漂泊本地死於战事的幽魂也包括居於他乡的泉籍亡

灵虽然它们受到感召而来但因填库环节仍未开始故在经过各处关卡

时可能会因罪孽未清而受到地方神明的拦截?故关隘皆有盘查凡往来

须验凭照?瑝瑥　仪式
!

这些无主孤魂准备了被称
!

?阴阳会照 ?的物件此

物有通关文牒之意类似如今人们过海关的护照只不过所持者?非凡人

而是漂泊阳间的亡魂协助它们回归故里

?（阴阳会照）或每人给一照或五人
!

伍合给一照或十人二十人同

行给一照如属同乡共井即五十人至百人均可给一照皆得?报验

明?瑝瑦　?阴阳会照?与?赦牌?同样由?府县正堂??府县城隍?一起

授予幽魂使各处幽魂可阳凭阳照阴凭阴照穿梭两界?阴阳会照?的

#

容一方面是敬告幽魂途中所遇土地境主桥将等神明需放行这些持

有?会照?的过路亡魂另一方面
!

防止野鬼作祟所颁?会照?亦有警

示之言要求?尔幽魂过境须各安本分毋许
!

妖作祟藉端滋扰 ?瑝瑧　

幽魂在获得?会照?之後必须尽快前往承天寺不准拖延而当它们回到

泉地家乡後则应立即将?会照?缴交予当境神?

（三）?联合?的设想各方参与者和遍?五邑的安排

在仪式文献的记载中政府士绅宗教组织与普通百姓各司其职仪

式的发起由士绅向通淮关帝庙?卜之关圣?而来延禧局则负责组织此次万

缘普度
!

确保仪式顺利举行士绅与宗教组织共同请求政府下达相关告

示官府之通告既提醒民
$

在仪式中应做之事项也警示各者勿生事端

要求参与者?不准拥挤喧哗滋生事端 ?瑝瑨　官方所属的衙门与书院也参

与分日普度与祭祀於是地方政府会要求民间社会早日定下普度时演剧的戏

班而後告知政府以防与衙门书院所拟定聘请的班底重瑝瑩　

?寺择承天?的缘由首先是需要僧
2

来主持超度亡魂普施饿鬼的仪

式清末时期泉州佛教寺庙中地位最高者有三分
;!

开元寺承天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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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崇福寺　泉郡承天寺身
!

?泉丛林三 ?之一若要举办联合整个地域

的大型超度仪式本身便是可以担当重任的高层次宗教组织最
!

重要的

是泉州府的米仓?承天仓?便位於承天寺当中　而
.

江县的 ?常平仓 ?

也设置在承天寺
#

共计２３座２９间平日便用以充饷与赈恤
Q

民　?万
缘普度者广盂兰而设醮大会无遮譬振

9

以济饥行道有福往者 ?　

仪式除
6

施食饿鬼外还会向困难的饥民赈济粮米
!

保证米粮储备充裕

延禧局既要求民
$

摆放米饭祭品以祀幽魂也通过僧
2

化缘各铺
8

供献

的方法搜集粮米对粮米的大量需求使得三大寺庙中唯一拥有米仓的承天

寺成
!

最佳选择场地的
E

定表面上是扶鸾於关帝的结果但背後
6

是士绅

们深思熟虑的考量

仪式发起者陈蓕仁 （１８３６１９０３）蔡德芳 （１８２４１８９９）所撰写的联
匾描述该次普度仪式之含义?是苦海慈航普度一切

$

生无分幽显合诸

天法力永俾大千世界共迪寿康 ?　一切
$

生万物无分幽显皆被纳入

?承天万缘普度?设定的空间之中这不仅是对亡魂的号召也是希冀阳间

各阶层能
-

共同参与仪式的祈愿仪式的祭文与疏文开头皆盰明?泉州府

延禧局董事暨郡绅士商民人等?如文牒〈皇觉梵坛〉开篇便提?今据

福建省泉州府延禧局董事暨阖郡绅士商民人等
!

万缘普度事 ?　此类
!

阖郡全闽祈福的情癋在过往的驱疫仪式中也曾出现如同治年间因泉州

瘟疫恭请广泽尊王前来巡境时便是希冀
!

?阖郡士庶?带来庇佑　

仪式场地的大门联文记 ?
!

五邑延禧从此剌桐瞮法雨修万缘普

度果然白水济慈航?　清代泉州所辖的五邑分
;!.

江南安安溪

惠安同安
.

江
!

首邑乃泉州府的附郭县 （见附图１） ?举万缘普
度在承天寺诹吉建坛?於城

#

外及各都各铺各境分日普度其五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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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骚民国〈重修承天禅寺碑记〉载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编》中

R

页４６９
?泉州府仓四所一广平仓七座二十一间在府治东北胜果铺一广惠仓五座二十

六间在府署东一广裕仓四座二十四间在府署西一承天仓二座二间在承天

寺?见道光《
.

江县志》卷１３〈公署志〉页２９２
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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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等?　仪式拟定将泉州府所辖的五县皆安排至分日普度的程序中从

仪式的安排表而观（见附表１）除泉州府城
#

（亦是
.

江县城
#

）的安排

是以?境?
!

规划外其他县的安排皆与乾隆《泉州府志》记载的区域划分

类似以?铺?或?都?
!

单位若某些地域?未及分日普度?延禧局则

希望他们能
-

?各结良缘共助盛举 ?在仪式进行的４９日
#

 ?各从其

便自行择日各就家门随量备办筵席祭品普施幽冥?　

通淮关帝既坐镇於承天寺
#

的主坛也如 ?关帝巡狩 ?的巡城环节一

样会在不同时段被抬至城
#

各处在分日普度的安排表中除地域分区

外还写着?北城坐座??东城坐座??西城坐座??开元坐座?

?水门坐座??新城坐座??涂门坐座??南城坐座?等字样?七

旬凡七日七昼一旬?　除
6

?开元坐座 ?安排在十一月初一外其馀皆按

?七旬?
!

单位在各旬日的首日关帝神像被抬至北城东城各地供城

#

各善信参拜上香在整个泉州城
#

活动此八处坐镇位的设置实际上是

根据当时泉州府城周边的七个城门以及开元寺旁肃清门的位置而定北城

对应朝天门东城对应仁风门西城对应义成门开元对应肃清门水门对

应通津门而新城对应临漳门涂门对应通淮门南城则对应德济门（见

附图２）

十一月廿四承天寺七旬仪式迎来了最终一日伴随着终旬祭文落下帷

幕在终旬祭文中首先以?泉郡延禧局绅董暨郡官绅士商军民人等?
!

句首而?奠告於十方男女幽魂之灵 ?劝导他们前往极乐世界　这些因

招魂仪式而来的?魂地方士绅将代表全体民
$

对它们进行安慰与祭祀?

以此祭文诉
*

地区全体人员的心意通过长达４９天吟诵经文咒语向神明呈

表文普施法食代纳冥钱准备盛馔表演歌舞戏曲等方法表明对亡魂

的招待帮助幽魂去除饥饿消释罪愆同时希望获取亡灵的理解令其往

生而不再给现世造成疫气使泉府趋於安逸　

疫气战
=

孤魂三者交织而成的困境造成整个社会的失序?泉

郡承天万缘普度?的发起背景正是泉州社会处在?国破家亡?的双重困境

之下地方士绅可以充分发挥超度仪式的功用而抚慰民
$

?寄皏自己的夙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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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万缘普度围绕两大主题一是台疆罹患二是疫疾侵扰万缘普度超度

的孤魂本体乃因疫病而死的本地鬼魂也包括因战事而亡漂泊於海的泉籍

死者一方面将各地的泉籍亡魂聚集於仪式举办地达到本地域阴间与阳间

的双联合另一方面因甲午战事鼠疫肆虐而死亡的孤魂滞留阳间可能会

对阳间社会造成厄运循环其
#

核依旧延续过往社会的一套解释逻辑———即

?孤魂野鬼?的煞气导致疫气
Q

难与失序

从普通民
$

的角度来
*

瘟疫战
=

下的死亡与他们自身及亲属的生命

切身相关对民族危机的感慨远不如士绅菁英一般
"

烈因此万缘普度背

後所
r

含的两种危机
#

涵（战
=

与瘟疫）反而能
-

更好地达到?菁英设计

而民
$

愿意接受?的结果同时满足两大群体的现时需求?台之人世受国

恩久居故土惜江山之锦?癴戎狄之冠裳 ?　藉助驱疫解
Q

的超自然

仪式发起士绅在表文与疏文中皆不断
"

调着?台土不复??台疆罹患?

等概念寄皏着他们面对?国破?危机的情感表达　於是组织者既可通

过仪式而安抚受疫民
$

的苦楚缓和民间社会的恐慌同样亦能如参与者那

般获取精神上的自我慰藉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万缘普度对其仪式范围的

超地域
"

调仪式所想达到的?阖郡?不仅体现在祈福的口号中更渴望动

员?泉郡五邑?共同参与至现实的仪式之中遂以泉州地区传统的解厄之法

!

名通过高层次的宗教组织之号召?允许原先被知识分子和官方所批判

的民间普度能
-

同期进行以此吸引各地域民
$

的广泛参与最终希望仪式

的影响力能
-

波及至府城所辖的五个县份

四互动联合发展宗教庙宇与士绅群体

医学体系未成熟之际驱疫仪式甚
!

常见但在泉州地区过往仪式多

仅局限在某?铺?某?境?或某间庙宇之范围?泉郡承天万缘普度?

所期望的动员范围之所以超越此种界限既是发起士绅困顿於战後领土被?

的时局而对?地方联合?分外
"

调的一种表现也与他们个人的发展意图

息息相关将地方性禳
Q

的仪式传统以及万缘普度的?联合?设想进行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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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红榜文普度植福〉页１４
更多表达战事割台之危机的

:

述  ?天意苍茫未及厌兵之候至犬羊之小国恣

狼虎之雄威??意以四郊战垒英雄半昭沉埋?见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

度》〈红榜文普度植福〉页１４１５?
4

陵频年遘疠悯台郡去岁罹殃 ?见 《泉

郡承天万缘普度》〈第陆旬表文〉页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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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後视瞃也将转至仪式背後的组织者他们之中有乙未割台後迁回泉州

的台籍士绅以及泉州本土的新兴士绅家族於私而言若这场疗愈社会集

体焦虑的仪式能
-

达到?遍?五邑?的范围加之普度过程中的大规模慈善

举措亦可
!

仪式组织者提升自我知名度打下基础
!

能
-

动员各阶层民
$

与组织的参与便需要一个能
-

以?信仰之名?而吸引各类参与者的高阶层

神明且需有统
s

各地域神明的功能於是通淮关帝庙便在此场仪式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一）驱瘟抗敌通淮关帝的信仰功能

《关圣帝君圣?图志全集》卷二〈圣经考〉提及瘟瘵爆发乃因?伏癛

故气感召传染眆讼墓注?　人们可以将解
E

疫病的诉求上言关帝配

以祭祀祖先普施幽魂的做法共同促进疫气的消散　在泉州流传的民间故

事中关帝本身便具备
"

大的祛疾能力明代何乔远 （１５５８１６３１）从兄茂

先就曾因妹妹的?痘病?而向关帝祈祷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泉州通

淮关帝庙董事绮文居书坊老印《关帝灵》按前人编写的
#

容注

释?附加本地信
$

的求故事在第八十九签 ?班超归玉门关 ?的占验一

栏记载
.

江人
'

生因胞侄患天花病而向通淮关帝祈福的故事求得此

後?始忆及家藏痘疹奇书依法自治不数日而愈?　

参与万缘普度的宗教组织有府县城隍庙通淮关帝庙泉州承天寺若

安排至各地域（铺境都里）分日普度时民间则会按例聘请戏班在本

地域进行表演?遵循将地域神明（如铺主神境主神）抬出?巡境?的仪

式传统在孤魂前往承天寺的路途中也需有各关口神明沿路土地神的放

行方可保证度亡对象的成功聚集何以在宗教层面上调动各层神明除
6

府县城隍面向所有神明颁?的告示外?承天万缘普度?的核心神明更须有

较
!

高阶的地位铺主神与境主神是代表某一境铺范围的地域神明府县

城隍则代表泉州府与
.

江县在神明系统中需要对更高级
;

的神明负责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１３








卢湛《关帝圣?图志全集》（光绪丁亥泉州府学教谕江葆熙摹刻１８８７）板藏泉郡
玉犀巷文昌祠

卢湛《关帝圣?图志全集》

何乔远《闽书》第五
R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卷１５４ 〈我私志 〉
页４５３８
《泉郡通淮关圣夫子灵签》（光绪通淮关帝庙董事王刊刻本１８９１） 〈第五十七
签〉页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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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进行时关帝神像被抬至承天寺专设的神坛与?关帝巡狩?的机

制相类似
!

起到解
E

疫病与
Q

难之用通淮关帝的神像同样被抬出巡城

驱除路障与污秽同时也赋予其?代天巡狩?的职责?泉山
.

水系一郡

之瞻依?　对本土社会而言通淮关帝亦拥有地域守护神的身份身
!

泉

州府的地方神拥有驱瘟能力又
!

佛道儒三教共同信奉的神灵配以

通淮关帝?代天巡狩?的传统使其能
-

在万缘普度中发挥颁?圣谕担任

中心神明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关帝又超越特定的地域象徵着与国家帝国和民族文化等

更
!

宽广的关　其形象更正好符合仪式缘起的背景瘟疫影响与领土被

?除祛疫的能力之外人们认
!

关帝生前保国安民成神之後更能如此

?庇民护国捍患
Q

?　遇到外敌或
Z

寇时民
$

也会祈求关帝抵袭

击明嘉靖年间有
.

江人张守化佩戴?通淮关圣香火?孤身解救被倭寇掳

走的兄弟後倭寇被官军顺利攻陷二人皆顺利生还的故事逸闻　至抗战

时期一遇日机前来轰炸泉州的百姓仍会求助关帝以期显灵驱逐外

敌　

同时在社会关上该庙宇也与组织万缘普度的地方士绅联络密切

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

鲁（１８４５１９１２）将《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印成字帖

散发民间通过皏名关帝圣君教导凡人除
'

鲁外目前通淮关帝庙所存

的一些联文中也皆可见发起仪式的部份士绅之名大殿门前石柱对联?通

春秋而崇汉统淮南北屡扫金师?由杨家栋敬书山门亦配有宋应祥所撰

其侄宋晓春敬书的对联　林罛鹤（１８６３１９３２）则撰大殿石柱对联?通
t

门

曲谰言
u

使实严
=

汉鼎淮水西和戎遗恨朝天空谱满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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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泉郡通淮庙捐启〉载傅金星曾
k

智《泉州通淮关瞸庙志》页５１
杜赞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刻画标?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 〉载韦思谛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ｖｅｒｉｌｌ）编陈仲丹译《中国大

$

宗教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页９２
１１４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进表稿〉页１１
乾隆《泉州府志》卷５８〈明孝友〉页２３９２４０
〈泉州关帝信仰习俗拾萃〉载廖渊泉编《泉州民间信仰》（泉州泉州市区民间信

仰研究会２００３）页１９
?通德绍渊源敦兄事而得师资义阐春秋光赤汉淮扬严保障固南天以恢北地誓

收幽蓟饮
I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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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弟林骚（１８７４１９５３）共同撰书另一联文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通

淮关帝庙的礼乐亭改
!

学校取?立於礼成於乐?之义命名
!

?立成小

学?该校乃通淮关帝庙董事会与
I

抟扶 （１８４８１９３１）等士绅一起商议所

创这些士绅亦是当年共同组织万缘普度的人员　

地方志书中在〈坛庙寺观〉〈祠庙志〉等卷章罗列地方庙宇时皆

将通淮关帝庙排在首位前於府县城隍庙可见其在泉州地区的地位之重

从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重修通淮关帝庙捐银芳名及工料费用等数〉碑记

可观除泉州城
#

同安惠安南安乃至漳州永春等地皆有许多捐资

者　碑文〈重修泉郡通淮庙捐启 〉云 ?或百里间水旱疾疫以至於梯於

山航於海远托?国身热首痛风
Q

鬼难之域祷请祈求莫不以帝像

!

依归?　在泉州的民间信仰中关帝既有消
Q

之功能也会教导 ?善

人?方可解厄祛病的道理明清时期泉州士绅通过重修庙宇书写碑铭的

方式不断加深通淮关帝的多重形象和地位影响他是泉州的地方神能
-

禳
Q

保民亦是喜爱《春秋》的忠义之士更是可以与孔子?谈的武帝深

受关帝祛除疫病和驱逐外敌等流传故事的影响当地民
$

亦视通淮关帝
!

神

力
"

大的万能神

通淮关帝庙在泉州地区地位高信
$

亦遍?五邑官方层面上关帝拥

有高阶的正统权威令其成
!

仪式组织者眼中足以动员
$

多民
$

的宗教代

表辅之关帝本身祛疫保民抗敌的传
*

又可与当时地方社会所面临的

双重危机相互对应?关帝巡狩?的传统赋予通淮关帝?代天巡狩?之功

能使得由?卜之关圣?而举行的?承天万缘普度?显得颇具正当性与号召

力因此通淮关帝在万缘普度中发挥着其地方守护神与祛疫祛
Q

的功能

坐镇承天寺与泉州城仪式进行时有诸多要求民
$

遵循的事项也皆以

?奉通淮圣帝君谕?的口吻下达运用神的名号以规范民间社会的行
!

安

排他们参与进普度法事最後则是通淮关帝庙与发起士绅原有的交往与互

动关亦促成二者在此仪式上的合作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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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於２０１８年前往通淮关岳庙考察所记?参照
'

幼雄李少园《通淮关岳庙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页７６８３
庄

!

玑《
.

江新志》上
R

（泉州泉州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５）页３３４
乾隆四十二年〈重修通淮关帝庙捐银芳名及工料费用等数 〉砌於通淮关瞸庙前殿西

壁

〈重修泉郡通淮庙捐启〉载傅金星曾
k

智《泉州通淮关瞸庙志》页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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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闽台士绅的情感表达与发展之路

甲午战
=

爆发之後随着台湾被日本?领不少台湾民
$

选择迁回福

建这些回乡人士中有早年前往台湾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亦包括部份

在台已有一定地位与身份的缙绅群体皆因?去年台遭兵
Q

?一时台湾士

庶?避难於闽
a

漳等处?　有些绅商迁回福建之因是出於暂时躲避战
=

的考虑故仍有返乡之计划但对於另外一些士绅而言他们不愿忍受故土

!

他国所?愤然回到祖籍地
!

融入当地而热心参与地方事务　蔡德芳

便是乙未割台後选择迁往泉州的台湾士绅其字英其号香邻祖籍
!.

江

十四都塘东村（现金井塘东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面对日本?据台

湾澎湖的境癋蔡德芳次子蔡元在此危局中积劳病猝时年仅四十三

岁伤感於故土落入他国之手的悲怆又受失去爱子之痛的影响蔡德芳遂

s

眷
#

渡定居泉州城
#

（泉州市西街井亭巷）?筑室故里

在台期间蔡德芳不仅是彰化地区较
!

有名的士绅亦常常参与自己祖

籍地附近的相关事务在
.

江城外的家乡保持一定的威望发起万缘普度的

士绅中有?蓝翎五品衔前广东新兴县知县蔡德芳花翎广东补用府刑部主

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蓕仁员外郎衔刑部主事
I

搏扶王登瀛员外郎衔工

部主事张炳文刑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 ?等人　向泉州知府递交

的呈文署名中蔡德芳位列第一与排名第二的陈蓕仁共同
!

此次普度撰写

联匾　可见蔡德芳应是?承天万缘普度 ?的主要召集人之一此场法事的

时间离蔡德芳从台湾彰化迁居泉州城
#

不到一年在蔡德芳回台前他所参

与的泉州地方事务仅局限於自己家乡附近迁居於泉州城
#

的选择也令普

度仪式成
!

蔡德芳与本地士绅交好共同涉猎地方事务的契机亦是他自台

迁泉而融入当地的一种尝试

除
6

蔡德芳外参与?承天万缘普度?的台湾士绅还有同
!

彰化籍的李

清琦（１８５６）以及淡水籍的
I

重光凤山籍的张大河张大江兄弟等

人李清琦时任翰林院庶吉士在京任职大部份时间居於京城後返回泉

州养老１８９５年４月２８日是《马关条约》签订後的第十一天当天包括李

清琦在
#

的五名在京台湾官员上书都察院对故土不复愤慨无比抒发自己

１１６ 郭烨佳






〈解惑报庆〉《台湾日日新报》１８９６年９月２１日第１版
庄

!

玑《
.

江新志》上
R

页３２８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泉州府告示〉页２
泉郡延禧局《泉郡承天万缘普度》〈联匾〉页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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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与抵抗表明?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
!

皇上赤子虽肝脑地而无所悔?等反对割让台湾的想法言?闻诸道路有

割?全台予倭之
*

不胜悲愤 ? ?与其生
!

降虏不如死
!

义民 ?等言

论　《马关条约》签订之後康有
!

亲眼看到 ?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

不哀之?　

泉地士绅同样感伤於邻疆被?的情癋甲午战
=

打响时
'

鲁已写〈请

迅调战将以临前敌书〉提出?请旨迅调战将以分贼势 ?　目睹台土被

侵
'

鲁亦不断表达自己的哀思与不甘书?丧师失律割地议和中外

惶惶罔知所措?　同时他也以诗宣癢自己对台湾问题的感慨　当割

台消息传到泉州时陈蓕仁也愤慨地写下〈哀台阳〉五言律诗十首如?世

界竟今日衣冠非昔时伤心诸父老流涕话康熙??涕泣嗟何裨飘零

不忍看生离与死
;

痛哭遍江 ?等　试图以诗文抒发自己对台湾沦
!

?域的痛心疾首

正如前文所述对於发起普度的许多士绅而言?承天万缘普度?不单

是缓和地方鼠疫的禳解仪式也是用以表达他们对时局痛惜之情的另一个平

台蔡德芳陈蓕仁
I

抟扶这些士绅作
!

仪式的主要发起人邀请
'

鲁

撰写《郡延禧》摘
)

活动所用的宗教文书与普度日程举办仪式的士绅

群体彼此之间大多已经互相熟识参与万缘普度的蔡登硆蔡恩煦二人

在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曾与蔡德芳共同
!

保障蔡忠烈祠不被外人侵?而出钱

出力　另外两名仪式的核心召集者陈蓕仁
I

抟扶则是与蔡德芳同
!

福

建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进士的朋友对於初来乍到的蔡德芳而言此二人的

加入有助於拉拢更多的?在地士绅?
s

手举办仪式亦是蔡氏扩大自己交友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１７












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
=

》

第４
R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页２７２８
康有

!

〈康南海自编年谱〉载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刊》廿二（台北

宏业书局１９８７）页３０
'

鲁〈请迅调战将以临前敌书〉《正气研斋汇稿》（
p

门鹭江出版社２０１５）
页１３１４
'

鲁〈闽省边防海防轻重缓急议〉《正气研斋汇稿》页５０
如?海遖山陬长太息孰使全台沦?域君门万里空叫呼只手回天慨无力 ?见

'

鲁〈题林燕卿
a

?像〉《正气研斋汇稿》页２０９
陈蓕仁〈哀台阳〉载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编《陈蓕仁诗文集》（北京商务

出版社２０１８）页２３６
〈蔡忠烈祠示禁碑〉载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编》中

R

页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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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途径

发起仪式的本地士绅基本皆
!

泉州府或
.

江县人士即使籍贯是泉州府

其他县份的士绅也已久居泉州府城
#

（见附表２） ?象峰陈 ?陈蓕仁

?钱头
'

?
'

鲁以及?後城
I

?
I

抟扶等人虽已参与过多项的地方事务

但从?家族?的概念来
*

这些参与或组织万缘普度的士绅属於各自家族

开始兴盛的第一代在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也只是泉州科第家族中的?後

起之秀?　当时在泉州本地名望最高的 ?
I

龚二家 ??未参与此场仪

式　因此万缘普度更趋向於迁居新地的台籍士绅与初步发展的泉籍士绅

所进行的一种?小
$

势力?抱团活动而他们有限的关网络仍难以与?
I

龚二家?有所合作

据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日本三五公司关於泉州的调查报告而观可以

发现当初参与万缘普度的诸多举人於後期也已发展
!

颇有名气的地方士绅

如林罛鹤宋应祥杨家春陈德熏洪里仁伍亮寅郭蓝玉等他们的

兄弟同样
.

升至当地缙绅之列如
I

抟扶与
I

抟云林罛鹤与林骚杨家春

与杨家栋（见附表３）　仪式举办後的第三年蔡德芳便已驾鹤归去但其

子蔡仁承其做法与其他士绅联袂处理各项泉地事务如重修泉南海岸长

桥时蔡仁曾
!

此事撰写碑记?捐资　与诸多前辈士绅的发展轨?类

似这些士绅通过传统科举道路的方式拥有官位与功名完成发展科第家

族的第一步同时又以举办仪式对抗地方危机安抚受
Q

百姓等方法参与

到地方事务中从而扩大自身与家族的影响力

?近代福建社会观念更新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工商讲求实

学?　２０世纪初闽南旧式士绅渗入工商业不少士绅同时兼具实业家的

身份後期发起万缘普度的部份士绅则顺应社会转型而投身至实业和教

１１８ 郭烨佳











?象峰陈??钱头
'

??後城
I

?等称呼是当地人对这些大族的简称通常以其

所居住地加姓氏而取

?缙绅中最有势力者厥推
I

龚两家?见〈泉郡琐闻 〉 《台湾日日新报 》１９０１年５
月１２日第６版?

I

龚两家?清咸丰年间两广总督
I

宗汉（１８０３１８６４）家族（?观
口

I

?）与翰林龚显曾（１８４１１８８５）家族（?三朝龚?）
〈１９０８年泉州社会调查资料辑

)

〉载中国民主建国会泉州市委员会泉州市工商业联

合会政协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 《泉州工商史料 》第２辑 （
.

江
.

江教师进修学院印刷厂１９８３）页１９４１９６
〈重修泉南海岸长桥碑记〉载

.

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

江碑刻集 》 （北

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页２４５２４６
徐晓望《福建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第５卷〈近代〉页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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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维着共同合作的良好关进一步成
!

本土举足轻重的士绅家族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I

抟扶联合洪里仁等人创办?清源种茶公司?
I

抟

扶任总董事洪里仁任经理设立办事处於清源洞　同年
I

抟扶洪里

仁还发起组织农务会研究改进农业技术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成立的

泉州商务会则是由进士林罛鹤任总理

在此时期他们也致力於新学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陈蓕仁
I

谋

烈
I

抟扶积极倡办泉州府官立中学堂（泉州第五中学前身）请陈蓕仁

李清琦两位翰林
!

总办
I

抟扶
!

副总办於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开始招

生龚显鹤宋应祥等人都曾在此任教　同年
I

抟扶在门创立 ?立成

小学?（由通淮关帝庙礼乐亭改建）而该校首任校长
!

宋应祥林骚林

罛鹤兄弟也同样涉猎新式教育前者任泉州明新小学校长後者曾任泉州府

官立中学堂校长这种投身於教育的思想在
'

鲁现存的文集中也常有出

现如其〈小学校管理法序〉中便提及?劝办小学非耐劳耐苦殚十年

之功运以全副精神专易使教育之普及?　

２０世纪初以来闽南社会的士绅群体介入新式经济实业与近代教育等领

域这个时期当初组织万缘普度的一些士绅亦开始通过结姻亲等方式与

?
I

龚二家?
s

手交谊共同负责诸多地方事务　不变的是随着自身经

济能力与社会地位的再度提升成
!

士绅阶层主导力量的他们依旧是民间

社会面临
Q

难危机时的赈
Q

主力光绪三十一年泉州地区遭遇重大水
Q

时便

是如此　面对惨重的水
Q


I

抟扶等人向地方政府请求开办赈局?主动

经理赈务　用以赈
Q

的金钱除少量由赈
Q

倡导者以及地方乡绅捐助之

外其馀
>

大部份的捐款
!

商人承担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１９











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华侨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６）页
３８２
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鲤城区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页３７
庄

!

玑《
.

江新志》上
R

页３３４
'

鲁《正气研斋汇稿》页８８
２０世纪初?观口

I

?家族与参与承天万缘普度的士绅许多都互
!

?亲家?
I

谋?

妻
!

陈蓕仁之妹
I

谋妻
!

举人陈钦尧之女
I

孙圻妻
!

陈蓕仁之女
I

孙圻长媳
!

举人张大河之女
I

孙?妻子
!

举人张大河堂姐
I

孙?次媳
!

举人陈德薰之女

〈泉州水
Q

〉《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５年７月１５日第４版
〈对岸通信泉郡筹赈〉《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５年７月１６日第４版
I

谋烈〈泉郡赈
Q

征信
)

〉载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９）页２５１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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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士绅举办地方活动时仍需与商人商
8

建立合作关前者虽拥

有官职功名以及良好的家族背景亦有自己的生意与收入但若要进行诸

如兴办学校盖庙修庙赈
Q

恤抚等耗资巨大的事务时所需费用?非个
;

士绅家族可以独自承担因此组织应对危机的仪式或是慈善赈济的工

作多是由若干士绅率先联合发起而後与商
8

商人共同捐资出力?由士

绅
!

董事统筹主办的模式?承天万缘普度?的进行同样要求?行郊?

?店铺?贡献仪式所需物资在本地拥有社会地位良好声誉的士绅群体

作
!

活动倡导者更易得到政府官方的批准与捐资人的信任反之商人群体

既可以通过
!

活动捐资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又可把握住与士绅阶层交好的

机会地方士绅对於各项活动的热情参与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无私一面以

及在本身拥有官位的情癋下怀揣着管理当地事务的掌控想法加之提高自

身与家族地位以谋取一定利益的种种驱动共同构成他们致力於各类仪式

慈善赈
Q

的可能因素

五结语仪式的?展演?与?被建构?的联合

疫病来临民
$

常会向某些神祗恳求饶恕与帮助此类神祗或有天降瘟

疫的能力或有驱逐疫气之神功除此之外安抚与超度亡灵亦是面对瘟疫

和危机的常见做法闽南地区盷期性的?普度?仪式通过对亡灵的超度以

保证社区范围
#

的洁
A

未被安置的亡魂会招致
Q

厄当时人面对瘟疫肆

虐
Q

难
K

生的情形时也会以?疫鬼??煞气?等概念去解释疾病的传

播着眼於《泉郡承天万缘普度》的文本
#

容可见仪式文书与普度本身所

"

调的主题
!

?五邑?的联合以及鼠疫与台土被?的危机文章的结语部

份将分析文献记
)

和实际仪式间可能存在的差?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记
)

仪式的原始史料?再次回应将此场仪式定义
!

?文化复振运动?的前人论

述

泉郡承天万缘普度是被双重危机激活的一场?集大成?传统仪式?

夹杂着组织者自身的发展意图与爱国情感结合旧有?超度亡魂???神

巡境?的禳
Q

祛疫传统又糅合进甲午战
=

後的抗日元素确实是?承天万

缘普度?的特
;

之处然而现时危机与个人利益交织又令仪式的本身被

赋予多重意义?民族主义?与?文化复振?的概念或许难以涵盖此场仪

式的全貌首先应斟酌?五邑?地域的联合是一种真实或是建构其次

则是思考民族危机的意识是否适用於整个地域中的各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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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分日普度的安排表仅
.

江县
#

以?境?
!

单位对其区域划

分的细程度与表中的其他县城
0

生鲜明对比与地方志书对照仪式文献

中对其他?四邑?的地名记
)

存在诸多错漏　另一方面仪式的组织者基

本居於泉州府城和
.

江县城无论是迁来泉州的台籍士绅或是当时还在起

步阶段的本地士绅皆未有影响至另外四个县份的关与力量同时关帝

巡?的范围也仅局限於府城之
#

且光绪以後同安南安等地的县志亦未曾

记载?泉郡承天万缘普度?
!

期４９日的盛癋　即便士绅
!

吸引五邑民
$

共

同参与仪式而花费心思选择信
$

波及各县的通淮关帝
!

核心神明设置
!

亡魂?消罪?的环节动员阳间社区?允许民间在各自地域
#

灵活地进行分

日普度但由於缺乏其他资料的佐证实际上难以证明仪式的影响力是否真

正达到了?遍?五邑?的设想

在鹿港郊商许志湖（１８４５１９２５）家族的现存信件中其子许经眕（１８７８

１９０４）曾在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撰写家书予母亲
I

井（１８４５１９２５）叔父许

志坤（１８４６１９０１）该信云?农十月廿二日（１１月３０日）父亲（许志

湖）仝阿斗（许志湖店铺夥计）入泉城
#

看万缘普度?　可见此场普度仪式

确在泉州城
#

举办如许家这类居於
.

江县城外部的人士也知晓此事?特地

前往城
#

参与然而普通民
$

观看普度仪式的目的多是基於?喜看热闹?的

心态和分享神明福荫的观念此时他们的忧虑来源主要还是疫病
Q

难带来的

死亡这种切身的痛苦远超过对民族危亡的担忧

N

离?地域共同?的想象将民
$

与发起者的世界进行
v

离?泉郡承

天万缘普度?实际上呈现出两大场域的?展演?其一是泉州城
#

曾顺利

举行过的一场仪式
#

核是?孤魂生
Q

?的思想观念与?普度解厄?的民俗

需求帮助民
$

在鼠疫危机下缓和心理上的焦虑之情第二则是仪式文献

中的文字?展演?通过文字所描写的仪式
#

容进而建构出一幅清末泉州

地域联合的景象如此万缘普度的本质仍是传统社会应对
Q

难时的一套文

化解释但仪式所设想的范围已超越过去的单一地域组织者将 ?台土不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２１







比如安排表中缺少惠安县上田铺同西十一都等四县的地名亦有不少错字但在泉

州府城与
.

江县城的部份则未有错字

如民国《同安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民国《南安县志》（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
原信件中将?万缘普度?误写

!

?万连普度?〈家书〉（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收入林
玉茹刘序枫《鹿港郊商许志湖家与大陆的贸易文书（１８９５１８９７）》（台北中央研
究院台湾史研究所２００６）页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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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时局融合至解厄祛疫的宗教逻辑而这套地方性的传统体系也可帮助

他们吸引苦恼於鼠疫的民
$

即便?五邑?联合的景象可能仅存在於组织者

的美好设想和所撰文字中
6

亦能
!

目睹?国破?的地方士绅从民俗仪式中

索取到精神上的慰藉

华琛 ?仪式转化 ?的概念指出具备 ?转化能量 ?牗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牘的仪式实际上是一场向公
$

的展演主事者能
-

在这当中表现出他

们自身的信念与想法?通过仪式以转化公
$

的观念　 ?台土不复 ?的观

念嵌入仪式的祭文与疏文之中法事现场的 ?祈祷 ? ?张贴 ?与 ?诵

经?以及书面文字所建构的?宗教文书?与?仪式记
)

?彼时的仪式实

体与留予後世的文献皆可作
!

士绅将自我的爱国情感民族危亡的意识传

递於民的载体同时在解读万缘普度
"

调?泉郡五邑??地域联合?等

概念的因由时还需关注其与组织者个人发展诉求的关士绅
!

民间所做

的?赈米?慈善与?超度?法事或是编撰文献时对仪式规模的睶在大

亦对他们在世的名望身後的声誉有所裨益

这种通过仪式而建构且超越实际范畴的?集体力?同样能
!

组织者在

精神安抚名望塑造上起到作用而仪式的真实领域以及通过仪式所加深

的交?圈至少
!

这些士绅在泉州府
.

江县的发展之路奠下根基以此场

普度
!

分界点无论是在当时已有些许地位的
I

抟扶或是台籍士绅李清

琦以及初露棱角的林罛鹤杨家春洪里仁等人在泉州城
#

的社会地位

皆蒸蒸日上他们以科举功名起家负责处理各项地方事务以此扩大自身

的在地影响力而後顺应近代化转型和兴办实业的浪潮又投身於开办公

司创立新学的尝试中兼具士绅商人校长等多元身份?逐渐成
!

泉

州本地知名的科第家族

（责任编辑冯慧鑫实习编辑刘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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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清朝
&

江县城池图

资料来源道光《
.

江县志》（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０年）

图片
*

明
.

江县
!

府城附郭县故此图亦
!

泉州府的城池地图

附图２关帝於泉州府城
!

的坐镇路瞃图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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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承天万缘普度的分日普度日期表

十月初六日 瑞应　文兴　南富春　惠琼林　溪长泰

初七日 凤池　平水庙　南武荣　惠?歌　溪在坊

初八日 通天　通源　南潘山　惠乐善

初九日 奏魁　执节　都督第　南秦州　惠良津

初十日 进贤　水仙王　南社坛　惠登庸　溪光德

十一日 应魁　定应　南一都　惠庆泉　溪依仁

首旬　十二日
北城坐座　义泉　上乘　文乘　普明　一都各乡　南二三都　惠下莲　溪

新溪

十三日 二郎　圣公　二都各乡　南五四都　惠庵震　溪新康

十四日 释仔桥　联魁　三都各乡　南七六都　惠朝天　溪崇善

十五日 北山　孝友　四都各乡　南八都　惠琼田　溪兴一

十六日 五魁　崎头庙　五都各乡　南九十都　惠崧林　溪兴二

十七日 师公　六都各乡　南十一都　惠普光　溪来苏

十八日 三朝　伍堡　七都各乡　南十二都　惠仙溪　溪感化

次旬　十九日
东城坐座　忠义　仁风　水际　湖心　东樽　斗埔　湖岸　八都各乡　南

十三都　惠蔡宅　溪还一

二十日 华仕　清军驿　九都各乡　南十四都　惠
I

坑　溪还二

廿一日 大泉涧　惠存　十都各乡　南十五都　惠梅庄　溪龙涓

廿二日 广平王　会通　十一都各乡　南十六都　惠吉庄　溪崇信

廿三日 三教　十二都各乡　南十七都　惠山前　同一二三都　溪感德

廿四日 百源　龙
3

　十三都各乡　南十八都　惠
w

下　同四五都　溪常乐

廿五日 义春　玉宵　上帝　十四都各乡　南十九都　惠青山　同六都

三旬　廿六日 西城坐座　奉圣　
x

家湖　十五都各乡　南二十都　惠风洋　同七八都

廿七日 广灵　十六都各乡　南廿一都　惠獭窟　松田　同九都

廿八日 中和　桂香　十七都各乡　南廿二都　惠东周　同十都

廿九日 行春　和衷　十八都各乡　南廿三都　惠崇武　同十一都

三十日 古榕　高桂　十九都各乡　南廿四都　惠溪底　同十二都

十一月初一日 开元坐座　紫云　五
y

　二十都各乡　南廿五都　惠前郭　同十三都

初二日
z

仕　二十一都各乡　南廿六都　惠
I

田　同十四都

中旬　初三日
水门坐座　水仙　一堡二三四堡　廿二都各乡　南廿七都　同十五都　惠

Ｘ玉

初四日 妙因　二十三都各乡　南廿八都　惠盘龙　同十六都

初五日 妙华　二十四都各乡　南廿九都　惠埔林　同十七都

１２４ 郭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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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十月初六日 瑞应　文兴　南富春　惠琼林　溪长泰

初六日 灵慈　双忠　廿五都各乡　南卅都　惠通津　同十八都

初七日 南岳　廿六都各乡　南卅一都　惠前康　镇安　同十九都

初八日 甲第　廿七都各乡　南卅二都　惠庸庄　陈庄　同二十都

初九日 真济　廿八都各乡　南卅三都　惠苍云玉沙　同西二三都

旬五　初十日
新城坐座　文胜　圣惠　佑圣　松里境　石笋　廿九都各乡　南卅四都　

惠松石　埕洋　同西四五都

十一日 彩华　河岭　卅都各乡　南卅五六都　惠西湖白
z

　同西六七八都

十二日 白
{

庙卅一都各乡南三十七都惠安云前
|

　同西九十都

十三日 大小希夷　卅二都各乡　南三十八都　惠谷口王孙　同西十二都

十四日 聚宝　青龙　卅三都各乡　南三十九都　惠龙盘霞庄　同西十三四都

十五日 生韩　炉狄庙　卅四都各乡　南四十都　惠玉山西溪　同西十五都

十六日 宏博　卅五都各乡　南四十一都　惠石江锦溪　同西十六都

六旬　十七日
涂门坐座　龙会　津头　卅六都各乡　南四二都　惠福山豓坂　同西十

七都

十八日 凤　蓝桥　卅七都各乡　南四十三都　惠承天樟柿　同西十八都

十九日 县后　孝悌　卅八都各乡　南四四都　惠龙塘安埕　同西十九都

二十日 广平仓　浯江　卅九都各乡　南四五都　惠（梅
}

古楼）　同西廿都

廿一日
凤春　后山　后田　四一都各乡　南四六都　惠 （良兴仙塘 ）　同西廿

一都

廿二日
联墀　硆旋　富美　四四都各乡　南丰乐　惠 （竹溪蔡林 ）　同西廿二

都

廿三日 桂坛　四六都各乡　南长寿　惠东林东平　同西廿三都

终旬　廿四日
南城坐座义全熙春小泉涧登瀛御殿沟后四十七都各乡南

桃源惠（後林添
z

）同西廿四都溪永安

表格
*

明「惠」「南」「同」「溪」即代表惠安南安同安安溪县
#

的地域

附表２仪式发起士绅的籍贯或居住地

士　　绅 居住地

蔡德芳 祖籍
.

江十四都塘东村１８９５年从台湾彰化归籍
.

江居城
#

西街井亭巷

陈蓕仁
.

江永甯卫人居城
#

三朝铺

I

抟扶
.

江深沪人居泉後城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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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士　　绅 居住地

李清琦 台湾彰化籍故宅於泉州城
#

执节巷与模范巷交界处

陈钦尧 居於城
#

前田巷

周家栋
.

江深沪人

伍亮寅 原籍惠安居泉州徐厝埕

杨家春 泉州後城街

洪眧仁 泉州城
#

草埔尾

陈德熏 泉州城
#

承天巷

林罛鹤
.

江县执节铺人住大城隍後１９号

张大河 原籍惠安台湾凤山县人後回泉居於
.

江

张大江 原籍惠安台湾凤山县人後回泉居於
.

江

郭蓝玉 府公界（泉州府公界巷）

宋应祥 泉州城
#

凤池巷

'

鲁
.

江池店乡钱头村

附表３１９０８年日本三五公司调查报告中泉州地区的乡绅富豪（摘
'

）

姓　名 身 份 居 址 职务（职业）

'

鲁 翰林 南门外 云南学政使

I

谋烈 进士 城
#

府中学堂总办

I

抟扶 进士 城
#

府中学堂总办

林罛鹤 进士 新坊下 侍读学士

林骚 进士 新坊下
#

阁中书

'

增 进士 金鱼巷

蔡寿 进士 埔南乡
8

部员外郎

杨廷机 进士 后洋乡

宋应祥 举人 凤池

龚显鹤 举人 西街 中学堂教习

施?（藻修） 举人 街口 中学堂监督

王大亨 举人 新府口
#

阁中书

王大贞 举人 新府口 商部员外

杨家春 举人 後城街 私塾教师

杨家栋 举人 後城街 私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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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身 份 居 址 职务（职业）

陈德薰 举人 承天巷 梅石书院山长

洪里仁 举人 草埔尾

'

曾 举人 南门

伍亮寅 举人 徐厝埕

'

国藻 举人 土地巷

龚显禧 举人 西街 在马尼拉教书

IG

太 举人 涂门

I

孙坦 举人 敷仁巷

I

抟云 举人 後城街

郭蓝玉 武举人 府公界

资料来源〈１９０８年泉州社会调查资料辑
)

〉收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泉州市委员会泉州市

工商业联合会政协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泉州工商史料》

（泉州
.

江教师进修学院印刷厂１９８３）第２辑页１９４１９６

?仪式?的多重意涵清末时期福建泉州的危机普度与地方士绅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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